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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头战象和其它故事”
英文版在美国与读者见面了！

我十六岁到西双版纳，度过十八个春秋，人到中年
才离开。我在西双版纳娶妻成家，宝贝儿子也出生在西
双版纳。可以这么说，西双版纳这块炙热而又多情的土
地，是我的第二故乡。

三十多年前的西双版纳，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没
有工业污染，旅游业也还没有开发。正因为如此保持着
完美的自然生态。悠悠葱葱的热带雨林覆盖山峦清澈见
底的河谷，泉水环绕村村寨寨。最让我惊奇的是，鸡无
窝，猪无圈，牛无栏，马无厩，狗脖子上也没有链条。
豢养的家畜活得逍遥自在，白天可以随心所欲到处去
玩，肚子饿了回到主人家院子大呼小叫讨饭吃，肚皮塞
饱后，又山野田坝寻找属于自己的快活去了。到了夜
晚，鸡飞到竹楼的屋顶上，像鸟一样在茅草屋脊上栖
息，狗趴在门槛上，进门出门都要小心别踩着狗尾巴，
牛和马挤在竹楼底层，随时可以在房柱上摩擦蹭痒，最
无赖要数猪了，霸占竹楼的十二格楼梯，就像睡高低床
一样，一层一层躺在狭窄的楼梯上，任你将楼板踩得咚
咚响，它们照样呼噜呼噜睡得香……

记得我刚到西双版纳时，借宿在老乡家，有一天临
睡前多喝了几杯米酒，半夜醒来，膀胱憋得厉害，黑灯
瞎火的不愿跑茅厕，便摸索着来到竹楼阳台，居高临下
尿一泡。刚运作到一半，“哞”地一声怒吼，阳台外
伸出一颗牛头，借着淡淡的星光，我看见牛脸上尿液滴
嗒，牛眼睁得比铜铃还大，牛嘴因愤怒而扭曲变形。原
来我尿到楼下一头水牛的脸上了，想必人尿的味道不怎
么样，又咸又酸又涩令它倒胃口，在向我提抗议呢。随
地便溺总归不雅，我怕吵醒主人，只好紧急刹“车”，
想到楼下找个僻静处继续方便。跨下楼梯，一脚就踩在
一头老母猪的脖子上，它哇地一声跳起来，我一个倒栽
葱滚下楼去。幸亏每一层楼梯上都有肥猪铺垫，软绵绵
的就像在地毯上翻跟斗，没伤着筋骨，但已吓得魂飞魄
散，剩下的半泡尿全撒在自己的裤子上了。更可恼的是
这些该死的猪和牛，责怪我搅了它们的清梦，蜂拥而
上，猪头搡我的屁股，牛蹄绊我的腿，把我摔倒在地，
然后将我团团围在中间，也不知是想用同样的办法回敬
我，还是因为我身上刺鼻的尿臊味引发了它们的排泄功
能，好几头牛好几头猪竟然冲着我哗哗小解起来。就像
拧开了好几只热水龙头，我身上被淋得精湿，成了个名
副其实的尿人。主人被吵醒，才下楼来帮我解了围。

西双版纳的家畜，享受着高度自由，村寨又紧挨着
原始森林，便常发生一些野生动物与人类家畜之间角色
客串、反串和互串的故事。

我的房东养了六只母鸡，没有养公鸡，有天傍晚，
母鸡们从树林回家发现一只尾羽特别长的五彩花翎公鸡
气宇轩昂地守护在母鸡身边，开始还以为是别家的公
鸡，但那只公鸡送母鸡们进房东院子后，拍扇翅膀飞到
院外那棵高达十几米的大青树上去了。家鸡无论如何也
飞不了这么高的，只有森林里的野生原鸡才有这等飞翔
本领。这才晓得，这是只野公鸡，贪恋房东家六只母鸡
的美色，来做上门女婿了。半夜我和房东悄悄爬上大青
树，用雪亮的手电筒照花鸡眼，房东用渔网将这只花心
大公鸡罩住，剪掉半截翅膀，强迫它在村寨安家落户。
这只野公鸡勇猛好斗，寨子里所有的公鸡都怕它，成为
名闻遐迩的鸡王，与它交配过的母鸡孵出来的小鸡，很
少得鸡瘟病，存活率明显提高，但从小就要剪翅膀，不
然长到两个月大，便飞到树林不回来了。总归是野种，
不像家鸡那般听话。

村长养了几头水牛，忽一日，一头公牛失踪了。到
树林里去找，找了好几天也没能找到，以为是给山豹或
老虎吃掉了，也没在意，半年后，公牛突然跑回家来
了，后面跟着一头羞答答的母牛，还有一头活泼可爱的
小牛犊。那母牛和小牛犊牛蹄覆盖着一层白毛，就像穿
着白袜子，证明是西双版纳密林中特有的白袜子野牛。
显然，村长家这头公牛半年前和这头野母牛私奔了，这
次是带着小媳妇和乖儿子来拜见主人的。村长大喜，平
空得了一头母牛和一头牛犊，天上掉下金元宝，不要白
不要呢。唤我去帮忙，用麦麸作诱饵，将它们引到有篱
笆墙的一座菜园子，囚禁起来。野母牛当然不喜欢过囚
徒的生活。当天半夜，发一声威，轰隆撞倒篱笆墙，带
着丈夫和儿子扬长而去。村长白欢喜一场，还赔了一大
袋麦麸。

寨子里有个老汉，在森林里发现一头迷路的乳象，

用藤索拴住象脖子强行将其牵回家来。怕象群会上门来
找麻烦，转手就将乳象卖给县城杂耍班子，得一百块大
洋。岂料当天夜晚，三十多头野象将寨子团团包围，吼
声震天，还用长鼻子卷起沙土弹射老汉的竹楼，大有不
交出乳象就要扫平寨子的气势，折腾到天亮才离去。
众人皆埋怨老汉，老汉也觉理亏，更害怕遭到野象的报
复，第二天一早便去到县城要赎回乳象，杂耍班子是江
湖艺人，唯利是图，非要老汉拿二百大洋才允许将乳象
牵回。老汉无奈，只好卖掉一匹枣红马，换回乳象，送
去森林。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在我插队落户的寨子，家畜和野生动物混淆最多的
要数猪了。常有野公猪拐跑家母猪、家公猪娶来野母猪
的事情发生。小猪崽里起码有百分之五十是混血儿，久
而久之，寨子里的家猪鼻吻细长，鬃毛披散，獠牙狰
狞，模样与野猪越来越接近，脾气也暴躁得让人发怵，
你用石头砸它们，它们会嚎叫着冲过来咬你的脚杆，简
直就是猪八戒造反，不把人放在眼里。有一次，过傣族
的关门节，系一头肥猪时，猪嘴没绑牢，凄惨的嚎叫声
响彻云霄，结果全寨子一百多头猪统统涌到屠宰草棚
前，吼叫奔跑，把杀猪用的水桶、案板和铁锅撞得稀里
哗啦，就像一帮足球流氓在聚众闹事，村民指使忠诚的
猎狗去镇压，引发一场猪狗大战，有五条狗被咬断了腿
或咬歪了脖子，猪群大获全胜，冲进木瓜树林，将五十
多棵木瓜树全部咬倒，将挂在枝头的木瓜悉数吃掉，以
发泄对人类的不满。

这一类故事多得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我写的许多动物小说，如“野猪王”，“白象家

族”，“牧羊豹”等等，就是取材于当年我在西双版纳
真实的生活经历。当然，有些情节是经过改造、取舍和
重新组合的，为了使作品完整生动，也进行了适当的艺
术加工。但我可以极负责任地说，作品里头的动物和人
物，皆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故事的基本框架，确实是
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

朋友问我，你写的这些动物，猪也好鸡也好牛也
好，好像很懂感情挺有灵性的，跟人会产生很多感情纠
葛。怎么跟我们在饲养场里看到的猪呀鸡呀牛呀完全不
一样呢？你是不是在胡编乱造哄小孩呀？

我对朋友说，你就没见过真正的猪，真正的鸡，真
正的牛！

饲养场的猪十几头挤在一间狭窄的猪圈里，从出生
到开宰，从猪娃长到大肥猪，从不离开小小的猪圈一
步，整天除了吃就是睡，这不叫猪，这叫产膘的机器。
养鸡场里的鸡几百只挤在一个空间有限的鸡笼里，用灯
光给它们照明取暖，用复合饲料催他们天天生蛋，一生
一世见不到蓝天白云也见不到草地河流，这不叫鸡，这
叫产蛋机器。奶牛场里的牛用电脑管理，什么时候喂水
什么时候喂料什么时候往食料里拌维生素或催奶素之类
的添加剂，什么时候挤奶用什么方式挤奶一次挤多少奶
都有精确的程序控制，这不叫牛，这叫产奶机器。

在饲养场，动物被抽去了生命的精髓，变成标准的
行尸走肉！

我之所以热衷于写具有野性和野趣的动物，就是想
告诉那些除了饲养场便很少有机会接触动物的读者朋
友，除了我们人类外，地球上还有很多生命是有感情有
灵性的，它们有爱的天性。会喜怒哀乐，甚至有分辨善
恶是非的能力。我们应当学会尊重动物，尊重另一类生
命形式，别把除了我们人类外其它所有的生命都视作草
芥。

不错，人类作为杂食性的灵长类动物，免不了要杀
生，免不了要吃猪肉吃鸡蛋喝牛奶，人类作为本质上好
逸恶劳的动物，免不了要用马代步用牛耕地用狗看家护
院。但我想，我们完全可以在吃它们和奴役它们的同
时，表现得宽容慈悲些，在它们被宰杀之前，在它们大
汗淋漓地为我们干完一天苦役之后，善待它们，关怀它
们，让它们享受些许生活情趣，还它们一丁点儿生命的
天赋权利。这不是虚伪，这是文明的标签。

人类在动物面前应该做一个经常能发善心的好奴隶
主，这要求怎么说也不过分吧。

我虚活五十有四，扪心自问，这半辈子做过一些好
事，但也做过不少回想起来要脸红的荒唐事，若真有中
国佛教轮回转世的说法，我死后很难保证不被牛头马面
鬼扔进油锅小煎一回，煎成两面黄后，捞出来扔在公堂
上恭请阎王爷发落，阎王爷的要求一定极严格，根据我
在阳世的表现，也许不会允许我来世继续做人，而打发
我投胎去做猪做鸡做牛做马或做其它什么动物。要真是
这样的话，我会磕头如捣蒜祈求阎王爷格外开恩，让我
这头猪这只鸡，这头牛这匹马投到西双版纳农家去，而
千万别把我投到用电脑管理的饲养场去。同样是家畜，
在西双版纳农家，吃饱了可以游山玩水，不高兴时还可
以同主人闹闹别扭，趁主人打盹时还可以远避深山密林
做它几天野生动物，说不定运气好还可拐个野媳妇什么
的回来，虽然最后的结局免不了要被千刀万剐，成为人
类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但至少活着的时候活得有乐趣，
活得有滋味，活得有意思，而不像从小到大囚禁在饲养
场里的那些家伙，活得没有一点乐趣，活得没有一点滋
味，活得没有一点意思。

西双版纳是我文学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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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头战象和其它故事”是根据动物大王沈石溪先生的中文原
著，经生活在美国的十四个家庭合作，对原著进行英文翻译、编辑，配
上插图、封面和封底而成。日前已在美正式出版发行。

沈石溪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擅长写动物小说。他
1952年生于上海，1969年由于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到云南西双版纳
插队，在边疆生活了十八年。在那里，他务农、教书，当兵。在那里，
他结婚、生子。他长时间生活在原始的热带雨林里，生活在逍遥自在的
动物之中，他对这些日夜相伴的精灵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激发了他的创
作灵感和欲望。他用他的笔来刺破人类文化的外壳和文明社会种种虚伪
的表象，毫无遮掩地直接表现丑陋与美丽融于一体的原生态的生命。到
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作品五百多万字。他的作品被编入中国中、小学教
材，并先后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冰心儿
童文学新作奖大奖、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这十四家参与译书的人员，有从中国大陆、台湾来的，也有在美国
出生长大的；有当年参加过“上山下乡运动”的，有在学校上课时读过
沈石溪先生文章的，也有在美国专门从事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大
家都觉得这样的文化传播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除了这十四家，在编
书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ICCCI成员及其他朋友的帮助，我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的感谢。

现在“最后一头战象和其它故事”这本书的英文电子版已在amazon.
com上出售，键入 “The Last Warrior Elephant & Other Stories”就能找到。
本月8日至10日可以全球免费下载该书电子版，电子版阅读软件也可以
从amazon.com 上免费下载，适用于计算机、智能手机等，请相互转告。
。如果您读了这本书以后，有什么心得和体会想与我们分享，或者有什
么批评意见，可直接与我们联系，也可以在amazon.com的“Review”栏
中留言，我会把您的意见转送给沈石溪先生及有关人员。这本书的印刷
版本月十五日出版，amazon.com 上也能买到。如有批量需要，可与我
们直接联系，有折扣优惠。我的电邮地址：info@bluepeacockpress.com电
话：317-258-9109

    周华


